
中學組佳作獎姜明兒（風雨之後，必有彩虹） 

 

  怒吼的天空下，有個鄉鎮異常寧靜，九點過後就沒半點聲響的下營仍一如往常

的早睡。 

 

  半夢半醒間，緊湊的腳步聲撐開了我的眼皮，著急的呼喊聲將我從床上拉起。

凌晨兩點鐘，滂沱大雨澆熄了微弱的月光，而那台全家省吃儉用、滿載希望的休

旅車也身陷其中，當媽媽看見寄託夢想的愛車在水中央動彈不得兒差點暈倒後，

我們只能在黑暗中點蠟燭，再隱爍的颱風夜找遺留的希望，隨著大雨降下的速

度，我們也開始加快步伐，高齡的奶奶不斷哀嚎，急著衝到樓下的我，在滿溢著

水的樓梯階梯，看見扶著奶奶的高個兒爸爸已不見膝，才警覺這可怕的噩夢有多

麼徹底的侵蝕著我們的每一滴心血。由爸爸到三合院接過來的姨婆看著窗外幾乎

滅頂的家，嘴裡念念有詞的說著:「活到快一百歲了，也從未看過下營淹水……」

雙手祈求的動作也從未停止。 

 

  爸媽穿著雨衣將原本停在三合院空地的車，推至地勢較高的自家屋簷下，待他

們進屋，才聽見村長緊張的廣播，要村民起床移車，但一切都來不及了，此時已

四點多，整個下營已成了水城。一陣陣緊張喧嘩聲此起彼落的在村落演奏著命運

交響曲，看著大人的匆忙，小孩也似懂非懂的沉默……人聲逐漸消失，與的怒氣

也緩和了許多，淅瀝淅瀝的雨聲在我心裡化作滴答滴答的倒數，不斷祈求這可怕

的噩夢快點結束，好不容易盼到了清晨微微的光，衝到陽台的我，嚇得目瞪口呆，

映入眼前的竟是一片汪洋大海，滅頂的三合院只剩煙囪掙扎著，電線桿成了唯一

的指標，不知道過了多久，我就這麼注視著，沒聽見人的哭喊聲，黑暗中小狗淒

哀的叫聲也被這場大風大浪抹煞，直到看見了救生艇才有了轉身離開的力量。 

 

  心力憔悴的折騰了一夜，大家的肚子也開始抗議，但停留在樓梯第四階上的

水，不僅沒有退，甚至比昨夜全家接力搶救一樓物品時，還要高水位，於是我和

媽媽將二樓的泡麵捏成碎塊，先拿給年長的奶奶、姨婆吃，但她們都沒有心情嚥

下，只是目不轉睛的看著窗外，若有所思。 

 

  在這之間，叔叔和爸爸多次設法至隔壁叔公三合院的家，希望能接他到家中二

樓避難，但年邁的他卻堅持不離開他花大半輩子打拼的家，哪怕為了求生，腳下

堆疊的層層桌椅已疊的不能再高，含著淚的眼仍篤定的誓死也不離開，無法久留

的叔叔、爸爸，在幾次的無功而返後，也將那份心力化作支持他的堅定，爸爸說:

「那片土地不僅盛滿了這一代的童年回憶，也富含了上一代的血淚，也難怪年近

百歲的叔公不願離開那踩了一輩子的土地。」在我心裡，也為仍立於水中屋簷下

的叔公感到驕傲。 

   



  正當我們卸下疲憊，準備先到二樓房間休息時，發現斜行的雨造成房屋漏水，

而床墊和地毯無一倖免……隨後，我們都被車子的警報器震的衝出滿是水盆的房

間，窗台外，我們看見媽媽的車被漂流物包圍，仔細一看，才發現那是一捆捆不

知從何而來的木頭，隨著水流不停撞擊著那曾經滿載家人的希望，爸爸再次穿著

雨衣，設法將木頭移開，因為水位高於我和媽媽的身高，所以只能靠一己之力的

爸爸有些吃力的抵抗著風雨的無情，好不容易看著木頭隨水流漂走，警報器也停

止聲響，不料，爸爸一上樓，警報器又嗡嗡作響，又是一堆堆繁重的漂流物，那

緊促的鈴響，聽在媽媽耳裡，應是一陣陣的心痛吧!我抱著家中的小狗與不發一

語的媽媽相依畏，警鈴停止後，外面的世界持續無聲的威脅著我們。 

 

  直到近中午，才看見窗外有人高舉雙手，在後院久未通行的小徑呼喊我們的名

字，那是前些日子常到家中的大哥哥，自從他到外地工作就鮮少見到他了!當她

全身都還在滴水的站在我們面前時，我覺得他已不是那個昔日玩伴，而是在一夕

之間成熟的大人，他提著鄉公所在鬧區發送的豆菜麵，大聲的向長輩問好，接著

摸摸我們的頭，說我們一定累壞了吧!爸媽先盛了碗麵給我，然後大伙兒都專注

的聽著大哥哥住鬧區徒步走到郊區的家，途中慘況，奶奶一面流淚，一面說著水

火無情，我們也只能靜靜咀嚼，嚐那其中的辛澀。原本計畫一起回家過節的哥哥

姐姐都被水趕回，外宿的姐姐也被困在屋內，無法進出，外公外婆和在台北上班

的哥哥不斷打電話問水位退了沒，因為他們都已備妥食物等待出發，無奈整個鄉

鎮滿是水，車子根本進不來。 

 

  天快黑了，水位沒有退，也仍然沒有救援，緊張的我們打給附近伯父，只聽見

隔著一條街的伯父的鐵皮屋內大喊:說鬧區的水已退的差不多了，國軍們和村長

在街上開著坦克車發送食物，但因為家附近水位仍和總是全班最矮的我一樣高，

坦克車也進不來，所以只能依附在爸爸身後才不免被沖走的媽媽，又再一次的穿

著雨衣，和爸爸不斷用手撥開水的走出巷子，他們就像在游泳，差別只在於他們

逼自己的腳步站穩，直到我看不見背影也天黑了，隨著時間一分一秒的過，我焦

慮的望著外面的一片漆黑，直到聽見爸爸在水中回應我的呼喊，那一刻，心中大

石落下，眼淚也跟著傾瀉而下，爸媽用冰冷的手握緊我，先將食物拿給三樓的叔

叔家，還有守在窗邊的奶奶和嬸婆，接著和爸媽在漏水較不嚴重的書房，你一口

我一口的喝著外面暴利、一包一百元的熱湯，聽他們說涉水的過程中，划水的手

常抓到各種魚，還撿到一個大置物櫃。這一夜，在書房打地鋪的我們不敢熟睡，

我害怕惡夢在次重頭演練，但這個夜能強烈的感受到身旁爸媽的體溫，還有那抱

緊我的心。 

 

  習慣六點鐘起床的生理時鐘叫醒了我們，水還是沒完全退，但已明顯的少了不

少，直到中午，聽見外公外婆送來午餐的聲音，我們也開始著手整裡滿是泥砂的

家，帶狗散步的路看見街道滿是魚、蝦、瓦斯桶等雜物，少了昨夜的澎湃卻也多



了份悲涼。出門前，發現不齊全的拖鞋，有幾雙隨著過去流走，但那些漂走的東

西卻也讓我更珍惜還在身邊的愛。 

 

  颱風雖然無情的沖毀一到到磚瓦築成的牆，但沖不走相繫的心也吹不倒人類旺

盛的生命力與創造力，作家小野曾說:「歷史從不會被大雨沖走，未來總在一場

大雨之後!」 

 

  我忘不了那片覆蓋田地和屋舍的海，那是大自然塑造的景象，在此之前，人們

也用盡心機的與大自然爭地，為了享受和利益，在原本生機蓬勃的山林上違章建

築，人類強行扒下大自然的綠衣，受不了凍寒的生態也只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

之身，而這些後果，是無論無聲或有聲，踏在這片土地的所有人得共同承受的!

我總認為那片看不見盡頭的汪洋，掩蓋了阡陌街道，是在警惕人們隔閡的心，要

人類學會平等看待，大自然反撲的力量是人類替它累積的，當它怒吼，是要我們

學會尊重。五十年前，八七水災同樣沖散了無數個家和壁壘；五十年後，人們必

須在這個難忘的父親節學會避免下個五十年後的災難，撫平大地的傷。 

 


